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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来武汉视察长江大桥
建设工地，乘“武康轮”在三个桥墩之间往返，详细了解施
工进度。6月1日至4日，毛主席三次畅游长江，又两次从
大桥桥墩中穿行，写下《水调歌头·游泳》，其中“风樯动，龟
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擘画“一桥两
山”的瑰丽画卷，引发无数人对武汉的向往。

七十年春华秋实，“一桥两山”历久弥新，越来越凸显
价值独特，越来越引发认识深化。2026年，武汉市进一步
提出“加快打造‘一桥两山’世界级文旅地标”。

“一桥两山”以长江大桥为纽带，串联龟山、蛇山两大
历史文化名山，汇聚黄鹤楼、晴川阁、古琴台、电视塔、月湖
五大名胜地标，汇集十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体呈现武
汉千年文脉浸染的时代新貌。

从地质角度追溯，龟蛇两山隆起的主体构造，都由四
亿年前的坚硬石英砂岩组成，共同经历从大海上升为陆地
的冲刷淘洗，在长江波涛之下胼手胝足，形成亘古不变的
自然联系。

从人文角度观照，龟蛇两山丰厚的文化积淀，在风雨
过往的时光雕刻下，荟萃精华，纷披流韵，各具风采又互为
辉映，生发出与时俱进的精神互动。

细细品味“一桥两山”，从“大禹文化”到“知音文化”，
从“三国文化”到“岳飞文化”，从“黄鹤楼诗词文化”到“近
代工业文化”，从“首义文化”到“革命文化”，在此都有呈
现，且在传承中增丰厚，互补中呈大观。蕴藏着武汉城市
基因和人文密码的“一桥两山”，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
重要活态存在，正向全世界徐徐“打开”。

夏口城并峙却月城

“五一”假日，游人踏上蛇山的山脊步道，一步就回到
公元454年。南朝宋孝武帝时期建造的古郢州城垣，以它
1572年的历史和1790米的长度，在武汉中心城区堪称最
为古老的城垣遗址。

往前追溯到三国吴黄武元年（222年），东吴孙权在武
昌（今鄂州）称王，次年，他又在蛇山（今武汉市武昌区）修
筑夏口城，“城夏口，都武昌”寥寥六个字，揭示了武昌建城
1800余年的开端。此后，南朝扩建郢州城，唐代再修鄂州
城，砖城墙叠压土城墙的编年史，标识出蛇山在武汉发展
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无独有偶，对岸的龟山建城早过蛇山。东汉末年，江
夏郡太守刘琦为抵御东吴南下，在龟山以北至汉水之南建
城，因形如半月而称却月城。紧傍却月城的湖泊也名却月
湖，只不过后来被岁月之水侵蚀掉一个“却”字。

夏口城、却月城隔江相望，分别成为武昌和汉阳的历
史源点，从而奠定武汉“双城并峙”的格局，直至千年之后
的明代中叶汉口崛起，才重塑为“三镇鼎立”。

夏口城筑城的标志，是它西南角临江的一栋瞭望哨
楼，屡毁屡建声名日隆，演变为千古一楼黄鹤楼。却月城
因遭东吴攻破，连扼守江畔的铁门关也荡然无存。

黄鹤楼与铁门关，浓缩了三国争霸的风起云涌。蛇山
因黄鹤楼歌赋不绝，“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龟山留下祢衡墓、鲁肃墓等三国遗迹。祢衡狂放不羁，以

“击鼓骂曹”槌响风骨，其《鹦鹉赋》不仅使鹦鹉洲得名，也
给了崔颢“芳草萋萋鹦鹉洲”的神往。鲁肃接替周瑜担任
大都督，曾在龟山镇守，乃至后来山称鲁山、城为鲁山城。
晚清张之洞仰慕鲁肃，为鲁肃墓题下一联：“联蜀拒曹，乃
公一生学问；舍奸去诈，则吾十年用心。”

1992年，龟山兴建“三国城”，铁门关、群英道、计谋殿、
赤壁画馆，重扬当年的鏖战征尘。群英道上，三国人物雕
塑群像由东而西，刘备、关羽、张飞、孙策、孙权、曹操栩栩
如生，满眼金戈铁马，怀想“煮酒论英雄”。铁门关三拱城
门形制巍峨，跨越关羽赤兔马奋蹄嘶鸣的洗马长街。目睹
城楼陈列的“三顾茅庐”等塑像场景，仿佛仍在回旋诸葛亮

“功在三分国”的历史玄机。
赤壁画馆正在装修升级。这座双环形天坛式仿古建

筑，一幅《赤壁大战》全景环幕壁画周长135米，居亚洲第
一、世界第三。凝聚百名画家心血的艺术成就，让人联想
到俄罗斯《斯大林格勒战役》、比利时《滑铁卢之战》等全景
画。近年来，赤壁画馆运用科技复活历史，化身为沉浸式
剧场。它对面的计谋殿更名为知音殿，也推出了沉浸式餐
秀“三国群芳宴”。

其实，蛇山并未忘记《三国志》，许多游客驻足在黄鹤
楼二楼大厅两幅壁画前。一幅《孙权筑城》，述说孙权为据
守长江险要，在蛇山筑城建楼，警备水军沿江来犯。一幅
《周瑜设宴》，反映周瑜在黄鹤楼宴请刘备逼讨荆州，被诸
葛亮的锦囊妙计破解，陡生“既生瑜何生亮”的无奈。联想
起来，元杂剧《刘玄德醉走黄鹤楼》取材同一故事，全国20
多个剧种移植传唱，剧名后来直接改称《黄鹤楼》，京剧四
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也曾反串小生饰演周瑜。

行走在长江大桥仰望两头，蛇山耸立“天下江山第一
楼”黄鹤楼，龟山挺拔“亚洲的桅杆”电视塔，不能不感谢两
山对大武汉孕育壮大的深远影响。如果说，长江汉水是哺
育武汉的母亲，龟蛇两山则是构建江城的脊梁。

黄鹤楼遥对晴川阁

武昌因武而昌，黄鹤楼则因文而兴，硝烟烽火转换为
白云黄鹤，以绝佳之景引来历代文人雅士，酿成“黄鹤楼诗
词文化”，这种独具一格的文化盛景，恐怕任何古楼都难以
望其项背。

据《黄鹤楼志》统计，900多位诗人登临黄鹤楼，1500
多首诗词华章斑斓，亮出古代顶级诗家的排行榜。从崔
颢、孟浩然、李白、白居易、王维、刘禹锡、杜牧、贾岛到范成
大、陆游、岳飞、陈孚、杨慎、张居正……无不有佳作流芳。

只要接触中华诗词，绝对绕不开黄鹤楼。许多海外
人士熟知武汉、认知中华，也是从崔颢《黄鹤楼》启程。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莫道仙人神话，更
有空灵境界，不愧《沧浪诗话》赞其为“唐人七言律诗，当
以为第一”。黄鹤楼蒙此“第一”，更加名动天下，何况还
有狂傲李白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为之
加持。

在黄鹤楼景区，搁笔亭传诵“李白不题黄鹤楼”的佳
话，但他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何尝不是千古绝
唱，“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如何？此外，
落梅轩留存《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一句“江城
五月落梅花”，据说是有关武汉的典籍首次出现“江
城”。如今，游人来此喜爱《梦回太白》“诗词互动”节目，
不是偶然。

品味崔颢《黄鹤楼》、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我们不难发现，“黄鹤楼”
如同直接出现在剧名一样，往往直接出现在诗题。白居
易《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置宴宴罢同望》、杜牧
《寄牛相公赴黄鹤楼崔侍御宴》、贾岛《黄鹤楼》、王维《黄
鹤楼送康太守》、蔡道宪《黄鹤楼夜宴惜别》、陆游《黄鹤
楼》、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毛泽东《菩萨蛮·黄鹤
楼》等等。尽管偶有赋诗之时，黄鹤楼实已坍毁，但它作
为一个丰赡的文化意象，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每
每还注入了时代情愫。

楼因诗传，诗因楼盛——这种彼此成就、双向奔赴，蔚
为“黄鹤楼诗词文化”，唤起对岸的龟山与之共情，以“晴川

历历汉阳树”遥相呼应。禹功矶上晴川阁，“大禹文化”云
水缠绕，同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

晴川阁，明嘉靖年间由汉阳知府范之箴所建，与禹稷
行宫相伴，既有“三楚胜境”的盛誉，又与黄鹤楼、古琴台并
称“武汉三大名胜”。诚如国学大师张舜徽《晴川阁修复
记》中所言：“沿江景色如画，各有攸胜。若论风光之明媚，
形势之雄奇，盖未有过于武汉者。以有黄鹤楼、晴川阁夹
江而峙，可收上下四方之壮观于眼底也。”“偶坐阁上，仰望
晴空无际，俯听川流有声，风帆沙鸟交映左右，几疑泛舟江
湖之上，忘其身犹在龟山东麓也。”

晴川阁承载“大禹治水”的传说，远远指向尧舜禹部落
联盟时期，无声诉说着武汉这片云梦泽大地的古老。神话
叙事“导汉入江”，附着于龟蛇两山口耳相传，深深融入地
方文化记忆，春秋战国时期载于官方文献，2021年列入第
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2026年，适逢晴川阁建成500年、修复开放40周年，
樱花时节焕新归来，游人如织。江滩逶迤的大禹神话园，5
月1日也刚好建成20年，漫步到长江大桥汉阳桥头堡，途
中相会“剖鲧禹生”“搏杀相柳”“禹阅九鼎”“三过家门”等
14座系列雕塑，洪荒时代人与天的生死攸关，一一掷到眼
前。走进大禹文化博物馆，《九州禹踪》《水与城——武汉
治水史迹》两大展览，传递着改造自然的大无畏，也闪耀着
顺应生态的大智慧。

古琴台相望岳飞亭

晴川阁两层飞檐悬挂铜铃，风过声动飘越龟山，古琴
台浮现在汉水月湖拥抱的天光云影之中，凝聚的“知音文
化”同样古老。

春秋时期，楚国上大夫伯牙擅琴，乘船沿江而下，路
经汉阳突遇狂风骤雨，停舟龟山脚下弹奏《高山流水》，
一介樵夫钟子期竟能领悟个中深意。二人“同气相求，
乃谓之知音”，相约来年再会。不料伯牙依约重访，子期
不幸病故，在墓前复奏《高山流水》悲痛万分。曲终，破
琴，绝弦，无比断然。明代冯梦龙著《警世通言》，以《俞
伯牙摔琴谢知音》专为记之，并写诗叹息：“势力交怀势
力心，斯文谁复念知音。伯牙不作钟期逝，千古令人说
破琴。”

古琴台始建于北宋，重建于清嘉庆年间，被誉为“天下
知音第一台”。“琴台”碑为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手迹，“印心
石屋”石刻由清道光皇帝御书。武汉人若是老友相聚，来
此地情与景格外相宜。而武汉琴台剧院、琴台音乐厅和武
汉戏曲演艺中心，坐落月湖北岸与琴台呼应，引来各地知
音之友。

古琴台在龟山西麓，知音殿却在龟山东头，从铁门
关拾级而上，一重回廊一个高度，上至平台豁然开朗，电
视塔一柱擎天。回身环顾大江，视野极好，鹦鹉洲、杨泗
港、白沙洲，一座大桥一重境界。电视塔下，“龟风飞云”
观景处具备多机位视角，想不成网红都难，游人一拨接一
拨来打卡。

从“龟风飞云”连线蛇山“岳飞功德坊”，岳飞铜像飞奔
而来，《满江红》怅然轰鸣——“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
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
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
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
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
黄鹤。”

《满江红》赤胆盈胸，满是收复河山的壮志悲情。1937
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爱国人士把它刻成石碑勒在黄鹤楼
旧址处，同时制成拓片分赠抗日将士，在民族危亡时刻释
放特殊能量。

岳飞驻节武昌，苦心操练岳家军，七年枕戈待旦，四次
北伐出征，连败金兀术主力，推进至朱仙镇，眼看距故都开
封仅四十五里，扛不起宋高宗连发十二道金牌强令班师，
功亏一篑。岳飞曾义无反顾发誓“飞不擒贼帅，复旧境，不
涉此江”，可只落得个“空悲切”。

蛇山周围，岳飞遗迹世所难忘：帅府司门口，中军营梅
家山，马队马蹄营，水军岳家嘴。可惜，1170年始建的全
国第一座岳飞庙毁于战乱，但岳王台遗址、岳武穆遗像亭
尚在发问“何日请缨提锐旅？”古老的武昌城墙，也嵌入了
烧制有“前军”“踏白”字样的岳家军城砖，近年来不时现身
坊间，激荡“八千里路云和月”。

龟山这边，南走不远处，亦有藏兵阁、屯甲岭、马沧湖、
报国庵、翠微路等老地名，记取了岳飞“藏兵屯甲”“马踏湖
汀”“精忠报国”“寻芳翠微”的印痕。一员武将，只有当他
肩负起民族大义，才能演绎为一种文化超越时空。

抱冰堂映照凝铁园

张之洞为洋务派后期中坚人物，督鄂18年推行“湖北
新政”，可谓披肝沥胆，引《吴越春秋》“冬常抱冰，夏还握
火”自励，晚年号“抱冰老人”。1907年，当他进京升任军
机大臣兼体仁阁大学士，门生故旧为之建堂纪念，堂名“抱
冰堂”。如果不知这一来由，火炉武汉何以“抱冰”，多少令
人费解。

抱冰堂原为张之洞生祠，逝世后改名张公祠，但还
是“抱冰”富有哲理，习以沿用。建筑不算气派，九脊四
坡顶，漏花青砖墙，单层飞檐穿斗漏花，位于蛇山首义
公园，与武昌首义纪念设施紧邻，折射出清末时局的瞬
息万变。确实，1910年革命团体振武学社在此召开会
议，1911 年湖北新军在此召开代表大会商议起义，张
之洞作为清末重臣力扶大厦之将倾，浑然不觉历史的
吊诡。

当然，后人不会忘记张之洞在近代工业和文化教育方
面的肇兴之功，蛇山的奥略楼、十桂堂、抱膝亭都寄托缅
怀。龟山北麓的小小凝铁园，又直接凝聚了“汉阳造”的往
昔星火。

龟山北路依山蜿蜒十分幽静，一尊重约200吨的凝
铁形如卧牛蹲在崖下，它虽是1923年9月汉阳铁厂4号
高炉坍塌事故的意外遗物，却标志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蹒
跚起步。

凝铁园上方山顶，近年新辟一处景点，名为“张公远眺
处”，以纪念张之洞当年视察山下的汉阳铁厂。这片长江
与汉水交汇的土地，正是汉阳铁厂的所在地。铁厂于1891
年1月动工，1894年6月出铁，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新式钢
铁联合企业，也是当时亚洲建成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钢
铁企业。西方惊叹之余，称之为“东方睡狮”的觉醒之兆。
京汉铁路1000多公里的钢轨，从汉阳铁厂出发，奠定了中
国早期铁路建设的原材料基础。1908年，汉阳铁厂与大
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集团式发展更开先
例。1924年，汉阳铁厂未能经受住国际市场波动和日本
外债压力，全面停产。1938年，主要设备内迁重庆，厂房在
战火中损毁殆尽。

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1890年开办，引进德国新
式设备技术，开始机械化生产枪、炮、弹及配套系列产品，
装备全国新军。谁承想，该厂生产的枪械，最终打响了埋
葬封建王朝的武昌起义“第一枪”——历史的吊诡，于此再
添一笔。

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构成“汉阳十里
工业长廊”，开创“汉阳造”时代，成为中国近代重工业和军
事工业的重要发源地。汉阳铁厂2017年入选第一批国家
级工业遗产。眼下，龟山北片将打造“国际文旅会客厅”，
这一会客厅将作为武汉“五大中心”之一的国际交往中心
的主体设施。

首义纪念碑共鸣红色战士公墓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起义军抢占蛇山，南湖
炮队进城上山架炮，吓得湖广总督瑞澂炸开总督府后墙，
钻洞逃往“楚豫”号军舰，清军群龙无首一败涂地。

蛇山山顶最高处，至今架着一座炮台，五门铁炮的
炮口仍对准当年湖广总督署的方向。首义当日，彭楚
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在总督署东辕门前慷慨就义；
起义成功后，民众于总督署前立起“三烈士亭”，又将平湖
门至阅马场的平阅路更名为彭刘杨路。三烈士泉下有知，
亦可含笑。

山上的首义公园，为全国仅见的辛亥革命主题公
园；山下的湖北起义军政府红楼依旧巍然，二者共同彰
显着“首义文化”。孙中山纪念碑建于1928年，原在武
昌桥头坡下，1994 年迁至抱冰堂旁。红楼大门前，
1931年竖立孙中山铜像，2011年又建起辛亥革命博物
馆。山上抱膝亭旁，1933 年竖立黄兴铜像，1955 年迁
至黄鹤楼剧场东侧，1985年再迁至龟山东头——黄兴
当年曾在此指挥阳夏保卫战。龟蛇两山，总是一起挽
住历史风云。

1981年，为纪念武昌首义70周年，武昌首义纪念碑
拔地而起，剑指南天。11米碑身暗合1911年，叶剑英元
帅题写碑名。1995年及1996年，又增首义志士群雕与
首义枪声铜雕，目光越过山南的首义路，直抵起义门城
楼。

蛇山南坡绿树成荫，掩映着李书城、徐旨乾、高亚鹏
三处公馆，其中李书城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武昌首义时
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李书城及其弟李汉俊在上海望志
路的石库门联排住所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李书城为第一任
农业部长。

李书城之弟李汉俊本名李书诗，1920年与陈独秀共
同发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后赴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小
组，代表上海小组出席了中共一大。1922年再回武汉，虽
因意见分歧脱党，仍坚持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12月17
日被国民党杀害，后由李书城安葬在伏虎山西坡。

更多的共产党人，献身于武汉这片红色热土。在李汉
俊前后，倒在屠刀下的革命者多达数千人，包括夏明翰、詹
大悲、黄五一、魏人镜、何羽道、任开国、马骏三、黄赤光等
各级组织负责人。其中，最为著名者向警予——中共第一
位女中央委员和第一任妇女部长，她面对汪精卫七一五反
革命政变，奉命转移却坚守江城，1928年5月1日凌晨，慷
慨赴死于汉口余记里空坪。

当天深夜，家居汉阳毛家堤的陈春和，同他的舅弟王
斋公冒死潜入刑场，收殓向警予遗体，摆渡过江到龟山，
埋葬在补乾亭旁。陈春和出身汉阳铁厂工人，时任湖北
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顶着腥风血雨，多次趁夜带领几名
工人划船过江，奔往汉口余记里空坪、济生善堂广坪和武
昌文昌门外多个刑场，将烈士遗体背运至补乾亭旁埋葬，
用大石块作标记，并记录下烈士名册。谁知，1929年 2
月，陈春和、王斋公亦惨遭杀害于文昌门外，烈士名册下
落不明，后人纪念时，将他们统称为共同的英名——“红色
战士”。

1978年5月，向警予英勇就义50周年之际，向警予烈
士陵园在龟山落成，面向月湖碧波，霞光映照满天。1986
年10月，红色战士公墓迁至此处。向警予墓由邓小平题
写碑文，红色战士公墓由彭真题写墓名。

武昌——首义之城，汉口——大革命中心，为中华民
族献出生命的英烈，在龟蛇两山隔空发出铁血共鸣。

是啊，龟蛇两山，峰不见高，岭不见险，人文史迹却是
如此丰厚。漫山的名胜遗址，还有红巾湖、蝴蝶泉、关羽藏
马洞、桃花夫人洞、大别山摩崖石刻、胜像宝塔、龙华寺、表
烈祠、古楼洞、陈友谅墓、省立图书馆等，大多是文物保护
单位，每一处都有说不尽的故事。两山绵延所至，武昌的
司门口、阅马场、大成路，汉阳的显正街、凤凰巷、北城路，
老城根脉托举的市井烟火，又为“一桥两山”演绎着活色生
香的外传。

龟蛇静处
一桥飞

罗建华

“一桥两山”是武汉人挥之不去的情结，尽管过去
的感觉是朦胧的。当年下乡远行，默默把它当作告别
对象，而从返城的轮船一眼见到它，满满获得“回家
了”的踏实。在我们心中，它自动生成为武汉的标识，
永远给我们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个“五一”节前，高中同学一年一度聚会，相约
坐一趟环城绿皮车。穿过长江大桥铁路的钢架菱形
图案，我们像小孩一样趴在窗前，蛇山黄鹤楼一下晃
到龟山电视塔，指点曾经的相识，感受别样的新鲜。

接着，地铁12号线一期“五一”通车，武昌站东广
场站的艺术墙首先成为爆款，又忍不住跑去“尝鲜”。
扶梯缓缓而下，大厅模拟长江大桥空间，两侧墙体装饰
大桥钢桁，立柱再现大桥桥墩，一幅240平方米的汉白
玉浮雕迎面而立，右上是毛泽东主席手书《水调歌头·游
泳》，整幅画面江涛浩荡，七只黄鹤飞向对岸——这样
的恢宏景观，真叫人震撼。

曾经，大江天然屏障，龟蛇各在彼岸，长期无法伸
手相握。直到1957年，“万里长江第一桥”横空出世，

“天堑变通途”夙愿圆梦。记得小时候戴上红领巾参
加东湖夏令营，第一次乘车过大桥，江风吹红了兴奋
的脸。上了中学，军训拉练上蛇山，岳飞亭下玩“找地
雷”游戏，听老师讲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故事。龟山，
更是早就和街坊的玩伴偷偷爬上去，并非出于什么古
迹吸引，只是听说山腰还有打仗留下的碉堡，碉堡上
长着黑洞洞的机枪眼。

当然，父辈没少讲两山的典故传说，蛇山的“辛氏
沽酒”，龟山的“蝴蝶杯”，有的还看过娃娃书。古琴
台、孔明灯，未被烧毁的黄鹤楼老铜顶，我们竟然都与
之拍过照。每一个人生节点，同长江大桥合个影，那
是千万个武汉伢的共同仪式。

不管是否意识到，“一桥两山”带着岁月的包浆，
天经地义与城市共情，深深植入我们的青春年华，是
我们的情感寄托，是我们骄傲自豪的看家资本，向外
地人说到它，双眼定然灼灼有光。

过去，我喜欢把解放大道和它两头的堤角、古田
工业区，比作一条金扁担挑起两个金篓子；如今，觉得
这放在“一桥两山”身上更美好——两山，是人文的金
篓子，还是生态的金篓子。

极目楚天，“一桥两山”脉动江城，着实是武汉最
具辨识度的地方，给了武汉独一无二的“大写意”，我
们怎么能不去追寻它藏着的城市密码。

新的时代，新的思维，武汉人对“一桥两山”的挚
爱，上升到新的高度，正如《长江日报》一篇报道所
言——“把最精华的三千年底蕴，放在世界的坐标系
里重新丈量”。现代工业文明的杰作、古老传统文化
的精华、城市不息奋进的跳动、时代立体档案的印记，
聚集一起共同发力——打造世界级文旅地标。

武汉，历来雷霆震荡激越潮头，更有风雅无边挥
洒江天，独据中国地理版图的天元之位，是王侯角逐
之域，也是商贾云集之处，是兵家争夺之地，也是市井
聚落之所，是舟楫纵横之泽，也是诗人纵情之野，又必
定是全球游人心之所向……

罗建华：高级编辑，湖北省作协会员。代表作有
中篇小说《钢铁不会流泪》《臭戏篓子》，短篇小说《二
分之一苹果》《秘书和经理的故事》，报告文学《公开的

“秘密武器”》《中国京剧咏叹调》等，出版有散文随笔
集《太阳只有一个》、电视纪实文学《再会长江》。三次
荣获中国新闻奖。

武汉独一无二的
“大写意”

罗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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